本檔案未經整理
宗徒大事錄中之宣講                                                John Navone, S.J. 著   

趙          夷  譯

在宗徒大事錄中約有二十四篇宣講，而他們佔全部作品篇幅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這些宣講並不包括六2~4，八20~23，九15~16，二一20~25；因爲這些章節欠缺宣講所應具備的真正形式。在宗徒大事錄的結構中，宣講這部份很明顯是由路加安排成他最喜愛的文體。因爲他們如此明顯是一種文體的設計，所以我們所讀到的並非是宣講的原文。

規律性和簡短性

在宗徒大事錄中，這些宣講以某種規律出現。我們應記得路加在寫作每一部份時，其資料來源是相當不同的。所以明顯可知，這些宣講經由特別安排而具備文學的風格。

同樣的，這些宣講的簡短性也支持着同一結論。假如他們按現有的文字被講出，大部份的長度不會超過三分鐘。Wikenhauser 認爲路加通常只對原始宣講包含的主要意義作簡短的摘要，來解決簡短性的問題。然而這些宣講並非只是摘要，他們已然具備了公共講道的形式。他們也不能擴充到原有講詞。因爲他們是獨立、完整的實體。

有些主張這些講詞是原始宣講忠實的記錄；可是，傳承的歷史却對這種看法提出質難。除非一篇講詞連續不斷地爲人重複，否則在二三十年後，人們一定無法認出它的原貌。對主的言論，其情形當然是如此，但對宗徒的講詞，則很難予以同樣的肯定。不論是宗徒們的宜講或是保祿的宣講是否馬上被謄寫下來或被口頭傳達，都是可懷疑的。

路加的神學

路加的神學思想遍佈在這些宣講中。例如：他個人獨有的神學概念，就是特强調耶穌和敎會間的延續關係。路加對這主題的興趣是促使他在寫作完福音後又增加另一部書的原因之一。在他之前無人如此作。許多路加的觀念都繫於這個延續的主旨：主耶穌結束衪塵世的生命後，連續顯現給門徒們達四十天之久；耶穌升天和聖神降臨的連結；尤其是他特有的見證觀念，都出現在宗徒大事錄第一章中。

耶穌的真確見證人是十二宗徒，因爲他們是主耶穌在聖神內所揀選的(一2)；從一開始，他們就跟隨了主，而且知悉衪所有的言論和行事(一21~22)。因此，他們傳敎和工作，確保了發展中敎會的延續性。

路加對宗徒是耶穌的見證人之觀念以固定的形式遍佈在所有宗徒大事錄傳敎的宣講中：二32，三15，五32，十39，41，十三31。無論見證的觀念在何處出現，並非出自伯多祿或保祿說的言詞，而是神學家路加在說話。

舊約的引證

在宗徒大事錄中經常出現舊約的引證。其中一定有些講阿拉美語的人，他們引證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們是依據希臘的七十賢士譯本，而不是希伯來原文。雅各伯在使徒會議時的講話引用了亞毛斯先知的經文來作證明。它不可能出自希伯來文聖經。雅各伯，因他在耶路撒冷並沒有從七十賢士譯本引證這句聖經。因爲希伯來文聖經摒除了這段經文。因而，它是路加所爲；他毫不猶疑的把希臘的七十賢士譯本聖經中的話放在雅各伯口中。

間斷

宗徒大事錄的宣講曾間斷了好幾次。然而，都只發生在主要的訊息已被傳達後。保祿在聖殿院中的宣講是一個例子(二二1~21)。在保祿引證主對他所說的「我要打發你到遠方外邦人裏去。」以後，暴動馬上開始了。這是宣講的高潮，因爲路加希望顯示去外邦人處傳敎是主的意旨。其他的例子還有：七53，十43，二十三6，二十六23，還可能有三26，五32，十七31，十九27，這些宣講的間斷證明宣講爲文學形式的一種設計。

聽眾

我們應按這些宣講的對象去了解它們。究竟宣講只是給當代的聽眾或是給所有讀這部書的人？假如伯多祿是向初期敎會團體講述猶達斯的死亡(一18)，那麼，除了人已週知的事外，他並沒有加上任何新東西。但是二部加作品的讀者不會知道這件事情。因爲路加，不像瑪竇，在福音中並未提及猶達斯之死。

假使人已知道前有的敍述

這些宣講通常假設先前的敍述，所以整部書的讀者可以馬上了解它們。但是，只聽這講詞的聽眾會感到它們並不清楚。而且缺乏上下文。在廿二章中，聽宣講的猶太人可能會問：爲什麼阿納尼雅去找掃祿？又憑什麼知道天父揀選了他？另一方面，讀者不會爲這個敍述的不完整所擾亂，因爲他們在第九章已知道了有關阿納尼雅這部份的故事。路加把阿納尼雅的故事細分爲：廿二章係由保祿的觀點敍述，所以他只報導了阿納尼雅對保祿說的話；而於九章敍述了阿納尼雅和基督間的對話。保祿在第廿二章的宣講假設第九章的故事已為人知。

事件的方向感(Directional Sense)

全部講詞的整體所有的主要功能是在强調某些事件對敎會的歷史發展具備着特殊的意義。給讀者指出事件的方向感。所以，科爾乃略故事(十1~11、17)，這些發生在保祿對外邦人宣講之前，指出主自己願意對外邦人傳敎的使命實現。路加在伯多祿在科爾乃略家中的宣講(十34~43)中强調這事件的基本意義。在耶路撒冷的宣講(十一5~17)他也特別提出這一點。

即使在阿勒約帕哥的宣講宗徒大事錄也具備計劃性的價值。路加並不報導保祿在斐理伯城或格林多城的講道。然而，藉着報導保祿在雅典的宣講，斷言新的信德會進入古希臘的歷史中心。

在宗徒大事錄中保祿自由傳敎行動的結束代表一個特殊的轉捩點。他的監獄時期馬上要開始了。路加藉保祿米肋托的講詞(廿18~35)中回顧保祿偉大的傳敎行動已感到足夠了。這篇告別詞顯示了宣講在宗徒大事錄中成了整個文學結構中的組成因素。

路加如何報導了使徒保祿三篇宣講所有的不同聽眾是值得注意的：猶太(十三16~41)，外邦人(十七22~31)，基督徒團體(廿17~35)其中內容的先後安排很難說是隨意而來的，事實上，它具有告訴讀者一個人在當代是如何宣講的功能。米肋托的宣講告訴我們保祿如何對基督徒團體宣講，而在安提約基雅顯示了他如何對猶太人宣講。

宣講的典型功能

在伯多祿傳敎的宣講中可發現它們的基本功能(二14~40，三12~26，四8~12，五29~32，十34~43)。所有些講道都依據同一結構安排：

(1) 一個與具體情況相連的導言。

(2) 耶穌基督的訊息：

a.猶太人對耶穌所作的罪行。

b.在耶穌內天主所作的救援行動。

(3) 經文的證明。

(4) 邀請人們悔改，接受救恩。

從這個觀察並不能推斷出伯多祿通常都依據這種大綱講道。在保祿的宣講中也可能發現同樣的結構。(十三16~41)這些大綱規律性的應用都是源自路加的看法來得更爲恰當。這是由於路加希望表示這是耶穌救援的訊息。從一開始就在整個敎會的宣講，而且這是使徒所宣講傳統的敎導。(二42)。

結論
這些宣講所要表達的不只是一個希臘作者修辭上的傳習。它們在宗徒大事錄的結構中所有的功能不只單在文學方面。它們講道並向有信仰讀者呼籲，告訴他主耶穌的道路而且向他宣佈救援的訊息。

路加採用了當時文學的設計。而把它成爲己有，並且增加了一些新的東西。這些宣講與一種傳統的文學形式有親切的相同，並沒有按現在寫出的方面被講出過。路加仔細推敲了傳聞和特殊的歷史資料，有時他摘錄並發展了一個舊有的文件。他在那些宣講中加入了許多傳統信德的要素。儘論他使用了許多歷史或傳統的材料，這些宣講仍是他獨特的創作。

對宗徒大事錄中宣講的這種探討，强調我們要了解所願解釋的經文的文學形式的重要性。注釋者應知道作者加上一次宣講的目的，什麼是這種文學設計的共同特性，和作者如何使用這種形式來達到他作品中普遍的目的。

本文譯自 John Navone, S.J., Speeches in Acts, the Bible Today, 65(1973), pp. 111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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